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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童谣》是剧作家金荣眩和导演李丙勋继 

《大长今》后再度联手打造的历史巨作。在王室 

的阴谋中，薯童流落到民间，但身份卑贱的他奋 

斗不息，凭借自己的力量赢得了新罗国善花公 

的爱情，并最终成为百济之王。 

一如既往，小说不仅以曲折的情节真挚的感 

情取胜，它也承载着那个民族历史及文化的丰富 

内涵.薯童走向国王的道路并非只有刀光剑影和 

权力斗争。如果说《(大长今》再现了朝鲜时代的 

饮食和医术，那么《薯萤谣》则包含了百济时期 

的文化和枓学。 

2003年，剧作家金荣眩执笔的《大长今》， 

不仅在韩|以最高收视率掀起了观映狂潮，在世 

界各地均创下收视率的新高，牢牢占据着韩流的 

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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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人物:

薯童:原名璋(夫余璋),百济第三十代武王。 身世坎坷,尽管贵为

王子,却沦落为贱民,在益山南池湖畔靠卖红薯为生。 小时候,他非常

淘气,是远近闻名的捣蛋鬼,母亲燕嘉谋冒着生命危险,让他跟随宫里

的木罗须学习技术。 他聪明伶俐,向往自由,不愿意被别人为他设好的

框架所束缚。 遇到善花公主之后,性格渐渐变得活泼开朗。

善花公主:新罗真平王的第三个女儿,开朗活泼,漂亮可爱,向往无

拘无束的生活。 既然自己心爱的男人天生具有君王的气质,她就一心

要把这个男人推向王位,同时自己也拥有天下的霸权。

沙宅己楼:原名金道含,是新罗真骨贵族。 早在身为花郎的时候,

他就爱上了善花公主,然而他的爱情并不如意。 头脑聪明,重视原则。

小时候作为技术间谍,潜入百济逃亡集团的内部,同时向新罗贵族提出

娶善花公主为妻的条件。

木罗须:百济泰鹤寺的技术博士。 官职为率,第五阶。 在冶金领域

拥有当时的最高水平,对经学也颇有造诣。 他是一名热情而温和的年

轻技术师,自从遭到心爱女人燕嘉谋的突然背叛之后,变成了工作狂。

燕嘉谋:薯童的母亲,美丽而又坚强的女人。 她是木罗须的恋人,

也是百济王宫的舞姬,某一天突然变成了威德王的女人,身份发生了变

化,但是因为政治环境恶劣,第二天就遭到了抛弃。

威德王:百济第二十七代国王。 自从父王在管山城战役中战死之

后,他就失去了自信。 祭祀大典之前,他和燕嘉谋共度良宵,使燕嘉谋

怀上了薯童。 出于政治局势的危机,他把这件事隐瞒了下去。

夫余宣:名孝顺,上佐平,是威德王的侄子。 从小就和身为太子的

堂兄阿佐太子竞争王位。



毛津:姓麻奈,是服装、染料、颜料、纺织领域的技术师。 带着女儿

银进逃到新罗以后,成为天地斋学社的女管家。

阿佐太子:威德王的长子,百济太子。 性格柔弱,与夫余宣相比,战
争能力大为逊色,但是艺术感悟力超乎常人,重视科学技术。 看到父亲

威德王和叔叔夫余桂、堂弟夫余宣之间的危险关系,他对政治权力充满

了怀疑,却仍然为振兴百济而努力。

王仇:威德王的侍从武将,是威德王最信任的属下,为大王肝脑涂

地也在所不辞。 威德王和燕嘉谋在祭祀前夜发生性行为,后来被上升

到政治问题而遭到非议,王仇千方百计把燕嘉谋逐出了王宫。 后来,他
向威德王禀告了薯童的存在,与木罗须一起帮助薯童。

夫余桂:威德王的弟弟,和儿子夫余宣一起批判威德王,最后被儿

子夫余宣推上了王位。

金思钦:沙宅己楼(金道含)的父亲。 新罗真骨出身的高官,是个野心

勃勃的角色,妄想通过儿子成功潜入百济技术集团而掌握更大的权势。

报良法士:新罗真骨出身的贵族,是高品阶的僧侣。 深得新罗真平

王的信任,负责善花公主的教育。

脉度水:泰鹤寺的高级瓦工,掌握莲花砖瓦的制造技术,是凡路和

凡生的父亲。

凡路:脉度水的小儿子。 从小学习陶器和制瓦技术,是薯童的童年好

友。 哥哥凡生因薯童的过错而死,因而凡路在某个阶段曾经恨过薯童。

银进:毛津的女儿,喜欢薯童,即使别人都对薯童冷眼相看,她也依

然温柔地对待薯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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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进入心灵的东西,无论岁月怎么流逝也不会忘却,总有一天,
它会长成参天的树木。 最早读到武王和善花公主的故事是在小学。
《三国遗事》虽然并不怎么有趣,但是我在上课时间偷偷翻阅,还是被

薯童和善花公主之间的故事深深吸引,如痴如醉。
现在想来,薯童和善花公主的故事其实暗合了许多人气电视剧的

普遍公式,出身的秘密、跨越身份的爱情、周围人的反对、成功的故事。
事实上,这样的公式不仅适用于人气电视剧。 自从人类历史上有了故

事这个东西,关于身份上升的故事便成为人们永远的传奇。 尽管岁月

流走了上千年,然而薯童的故事对于今天的人们仍然具有感召力,其原

因恐怕正在于此。
薯童和善花公主的故事只在《三国遗事》里有过记载。 此外,任何

书籍都没有提及他们的故事,尤其是善花公主。 我们说善花公主是真

平王的三女儿,主要的依据也是《三国遗事》。 也有人主张善花公主原

本是益山豪门贵族之女,这种见解非常有力。 武王是历史上真实存在

的国王,然而有关他童年时代的记录却又笼上了神秘的面纱。 武王是

不是威德王的儿子,我们并不确定。 可是那又怎么样呢?
如今的益山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不管善花公主出身贵族也好,出

身王室也好,反正是卖红薯的薯童凭借自己的力量赢得了她的爱情,最
后从平民走向了国王。 不管薯童是南池龙王之子,还是威德王的后代,
然而这不过是历史衍生的神话,目的还在于歌颂从平民到国王的薯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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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之中,曾经盛开了最华丽最灿烂的文明之花的便是百济,然而

在当时,百济已经走上了下坡路。 当上国王的男子汉,武王梦想强化王

权,复兴百济文明。 因为他曾经当过普通百姓,所以深知人民疾苦,他
重视科学技术,梦想以百姓的幸福生活换得王权的恢复。 多么富有魅

力的男子汉。
也许所有的美梦都是这样,他的梦也没能实现。 历史书不会为我

们详述缘由。 也许他在与贵族之间的势力斗争中处于劣势,因为从威

德王时期开始,贵族们的力量便高过了王权。 然而时间流向苍茫,时间

已死,早已沉默无语了。
我想复活那些死去的时间,让它们重新鲜活如昨。 尽管正史没有

记载,尽管最终未能实现,尽管早已变成了遥远的秘密,我依然渴望将

它复活———薯童美丽的梦想,百济武王波澜壮阔而又肝肠寸断的生活。

郑在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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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摇 命运之夜

1

夜色渐渐深了,然而黑暗却无处藏身。 幽蓝的夜空深邃而辽远,万
里无云,唯有一轮满月,高高地漂浮着。 隐隐的月光宛如妖冶的帷幕,
团团包围了夫余宫。 那天夜里,文武大臣齐聚便殿,等候来自新罗的消

息。 京城里的孩子们莫名其妙地从睡梦中醒来,睡眼蒙眬地望着瀑布

般倾泻在庭院里的皎洁月光,射出了热乎乎的尿液。
一个女人手提裙裾,奔跑在黑暗之中。 裙裾划过地面,散发出阴冷

的光芒,仿佛妖艳的明月。 女人来到精华亭,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女

人名叫燕嘉谋,将要在明天的祭祀大典上跳独舞。 燕嘉谋涨得满脸通

红,并非只因为她一口气从自己的处所跑到了内殿精华亭。
燕嘉谋一边调匀呼吸,一边抚摸着潮湿的嘴唇。 她的嘴唇微微张

开,似乎还保存着初吻的回忆。 当自己的手摸到了嘴唇,不知道为什

么,她突然感到无比的心痛。 那是甜蜜的痛楚。 再过两个月,燕嘉谋就

要变成某个男人的女人了。
燕嘉谋跑进精华亭,暂时抛却了刚才对木罗须的殷殷思念,伸开双

臂,头向后仰,深深地吸气,感觉到夜晚凉爽的空气和幽蓝的月光,还有

静静地凝视黑夜的小草,以及树木淡淡的呼吸。 吐纳之间,燕嘉谋已经

腾空了自己的身体,吸收世间万物的灵气,充盈于自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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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并不是单纯地活动身体,而是把身体和心灵清理干净,盛进

世间万物的灵气,让灵气借助你的身体自由自在地活动,这才是真正的

舞蹈。 你能感觉到精灵们的悲伤吗? 你能感觉到那些居无定所的魂魄

们的悲伤吗?冶

她想起了师傅常说的那番话。 刹那间,仿佛被什么东西重重压抑

的莫名其妙的悲伤,轻轻萦绕着她的肌肤。 燕嘉谋缓缓地摸了摸身体

的周遭,好像在安慰那些漂游在身边的悲伤的精灵。 那种悲伤冰冷而

僵硬,仿佛盈握于她温暖而柔软的小手。 她抚摩着握在手里的悲伤,突

然间双手相合,伸向月光。 为了难以言传的悲伤,她用尽全身的力气,
翩翩起舞。

此时,有个男人仿佛被月光吸引,走向精华亭。 男人正是负责明天

祭祀大典的威德王,他的身体和心灵必须比任何时候更清净。 可是,他

的心里却充满了从未有过的混乱。 为了平静混乱不堪的心绪,他来到

殿外散步。 猛地回过神来,却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内殿门前。 他沉浸

在月光里,不知不觉间走出了这么远。 他要去的地方是文武大臣恭敬

仰望的龙椅。 尽管那个地方比地狱更恐怖、更可恶,可那毕竟是自己的

命运,是早已注定的道路。

“我得回去了,我得回去了。冶

为了让狂乱的心镇静下来,威德王一遍又一遍地叮嘱自己。 可

是,他的脚步好像被什么东西牵引着,径直走向内殿。 朦朦胧胧的月

光犹如瀑布般洒在精华亭前。 他停下了脚步。 一个女人正在月光的

帷幕里跳舞。 那个跳舞的女人身穿紫色小褂,优雅地挥舞着漫长的

衣袖,仿佛漂浮在云端。 女人的每一个动作仿佛都在安慰大王的忧

愁和困惑,他那如同堆积千年的孤独就在刹那间烟消云散了,从来没

有如此的平静和温暖。
女人以她不可抗拒的力量征服了威德王。 他的身体并非站立于地

面,而是漂浮在包围精华亭的皎洁月光之上。 他的灵魂随着女人的衣

袖在轻轻摇曳。

女人仿佛着了魔,如痴如醉,在月光里忘情舞蹈。 威德王走到女人

跟前。 此时此刻,一个影子躲藏在围墙旁边的荆棘丛中,正用异样的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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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张望着精华亭。
燕嘉谋被突如其来的脚步声吓了一跳,连忙停下舞蹈,往四周看了

看。 尽管她的舞姿轻盈而美妙,宛若仙子,然而她那端庄的面孔却让人

感觉十分固执。 尚显稚气的脸上丝毫没有沾染世俗的欲望。 仿佛刚刚

诞生在这个世界,接受第一缕阳光的花瓣,女人无比清纯,浑身上下散

发着难以驾驭的生机和活力。 此生此世,威德王最向往的就是纤尘不

染的自由。
威德王慢慢地靠近过来,抚摩着女人的脸颊,仿佛握住了未能实现

的梦。 燕嘉谋满脸紧张,悄悄地后退几步。 威德王又向前靠近一步,燕
嘉谋则再次后退两步。 她舞动袖子往后退却,犹如难以捕捉的蝴蝶。

威德王就是捕捉蝴蝶的孩子,紧紧跟在燕嘉谋的身后。
燕嘉谋逃跑似的躲开威德王,她又想起了师傅曾经说过的话。

“跳舞的时候要屏弃一切杂念。 杂念会引发更多的杂念。冶
尽管心灵深处渴望男人的身体,呼唤男人的呵护,然而从来都是严

厉压制,难道自己的舞蹈泄露了这些强烈的热情? 今天真的不该跳舞,

燕嘉谋后悔了,但是她的身体已经腾空而起,威德王凭借本能已经读懂

了她的动作,于是跟在身后拼命追赶。

燕嘉谋终于被逼到了墙角。 威德王拦在她的面前。 女人的心跳声

隐约传到威德王的耳畔。 威德王的心也随着女人心脏的搏动而搏动。
两个人似乎融为一体了,威德王把手伸向燕嘉谋的脸,燕嘉谋紧紧地闭

上眼睛,猛地转过头去。 威德王感觉自己浑身滚烫如火,对女人说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冶

燕嘉谋闭上眼睛,点了点头。

“那你还想拒绝吗? 如果你拒绝,结果怎么样,你知道吗?冶

燕嘉谋猛地睁开眼睛,脸色苍白地盯着威德王。 她冷漠的表情渐

渐变成了绝望,女人把双手放在胸前,低下头来,恳切地说道:
“小女已经订婚,恳求您……冶

“难道连你这么个小丫头也不把我放在眼里吗! 这座王宫里的一

切都属于我!冶

刚才陶醉于女人的舞蹈而暂时忘却的朝政重新浮现在脑海,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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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抗使得威德王本已熊熊燃烧的欲火更加旺盛,他不由分说,抓住女

人的衣角狠命撕扯。 燕嘉谋那诱人的丰乳一览无余地暴露在威德王面

前,不知是因为天气寒冷,还是因为恐惧,从未沾过男人之手的粉红色

的乳头僵硬地挺起。 月光抚摸着女人的胸脯,威德王心生嫉妒,连忙把

手伸向女人的乳房。 光滑而富有弹性的乳房正好握在威德王的手里。

燕嘉谋目瞪口呆,魂不守舍,发出“啊冶的一声惊叫,不知是撒娇,还是

叹息。 与此同时,燕嘉谋的身体无力地滑落在地。
燕嘉谋知道自己不能继续反抗大王了。 这并非仅仅因为他是大

王。 燕嘉谋突然想到,今天促使自己跳舞的悲伤正是来自大王。 刚才,
大王那句愤怒的话,“难道连你这么个小丫头也不把我放在眼里吗冶,

饱含着任何人都无法治愈的冰冷而固执的悲伤。
舞姬燕嘉谋格外敏感于世间万物的悲伤和痛苦,眼前的悲伤她不

可能置之不理。 不过,她只想以舞蹈来安慰大王的悲伤,但是,大王需

要的却不是她的舞蹈,而是她的肉体。
威德王像婴儿似的扑进燕嘉谋的怀抱。 从前积聚多日的莫名的空

虚,仿佛在突然间填满了,燕嘉谋仍然紧闭嘴唇,扬起眉头,惊讶地凝视

着威德王。 大王的手缓缓滑向她的下身,她扭动身体,闭上了眼睛。 那

只手充满了温暖,让她想起跳舞时与世间万物相互交融的恍惚感。

燕嘉谋的身体沉浸在月光里,转眼间就被大王的唾液弄得湿漉漉

的。 绝望已极的燕嘉谋犹如尸体,一动不动地接纳了威德王。 为了自

己的未婚夫,不,应该说是曾经的未婚夫,燕嘉谋所能做的努力只有这

些了。 大王的身体热烈如火。 燕嘉谋感觉自己冰冷的身体正在渐渐升

温,可是她束手无策。 她仍然咬紧牙关。 尽管如此,燕嘉谋觉得这一切

不该属于自己,于是拼命压抑着从心底升腾而起的炽热的火焰。

突然,她睁开眼睛。 整个世界都被白光笼罩,仿佛距离自己越

来越远。 圆圆的满月充盈了她的心,她的身体在异常的膨胀中瑟

瑟发抖。 她感觉心中的月亮将自己充满了。 威德王的呻吟越来越

频繁,越来越剧烈。

不一会儿,威德王整理自己的衣冠,问燕嘉谋:

“你叫什么名字?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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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德王的声音低沉而平静,截然不同于刚才,既像凄厉的秋风,又
像落叶燃烧时的呛人气味。

“小女名叫燕嘉谋。冶
燕嘉谋抬起头来,望着威德王,两行清泪沿着脸颊无声地流下。 欲

望的波涛汹涌过后,威德王的心情平静下来,凝视着燕嘉谋的眼泪。 如

果刚才朝廷没有发生那件事,不,如果夫余宣不去寻找圣王的首级,不,

如果圣王没有鲁莽地跑去庆祝管山城战斗的胜利,那么,也许这个女人

就不会拥有现在的悲伤了。

2

知了发出刺耳的鸣声。 大山的影子落在夫余宫的院落。 朝廷大臣

整齐排列,静静地等待消息。 他们中间不时发出低沉的叹息。 已经等

了好几天,看来今天依然没有消息。
“实在太鲁莽了。冶
阿佐太子的心腹陈吕话音刚落,解岛周马上用他尖锐的嗓音回

敬道:

“什么叫鲁莽? 圣王含恨离世已经二十六年了,早就应该去寻找他

的首级,却总是因为种种借口而无限期地拖延,难道这不是莫大的不忠

不孝吗?冶

坐在龙椅上的威德王假装没看见解岛周冰冷的目光,只是静静地

凝视着远处扶苏山上火红的晚霞。 二十六年前,威德王的父亲圣王丧

命于新罗马夫古都之手。 当时,新罗真兴王单方面撕毁了新罗和百济

之间的同盟合约,为了从新罗夺回失去的土地,百济与新罗展开了如火

如荼的战争。 当时的威德王还是太子,他率领部下取得了管山城战斗

的胜利。 圣王听到这个喜人的消息,赶去激励将士,结果在路上中了新

罗军的埋伏。

新罗不但让个名不见经传的马夫夺去了圣王的性命,而且带走了

圣王的首级,埋在人来人往的新罗官厅北青之前。 二十六年来,圣王的

首级埋在地底,遭到无数新罗人的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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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王的首级埋在北青之前,遭受着新罗人的践踏,二十六年的岁月

始终威胁着威德王的王位。 以解氏势力为中心的朝廷大臣们指责威德

王是不忠不孝之王,随时准备推翻威德王。 而且,威德王的弟弟夫余桂

和夫余桂之子夫余宣也与贵族们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对威德王的王位

虎视眈眈。 至于这一点,威德王比谁都清楚。 直到现在,大家仍然摆出

二十六年前的尘封往事争论不休,不过是争夺王位的人和保卫王位的

人在明争暗斗罢了。
事到如今,威德王甚至感觉不到愤怒了。 晚霞染红了扶苏山的山

顶,然后散落在云层之间,变成了黑色。 人的生命尽管漫长,但是在不

远的将来,终于还是要像晚霞那样消失殆尽。

高喊名分论的解岛周乃是夫余桂的同党。 对于夫余桂和解岛周而

言,还有一样东西比大王的不孝不忠更重要,那就是威德王所坐的龙

椅。 威德王对这把龙椅没有任何留恋,无论将来谁会成为龙椅的主人,
他只渴望悄然离去,就像晚霞,就像风。

“难道你们不懂这个道理吗? 自从管山城战斗以后,新罗把所有的

力量都投入到战争方面。 如果我们让新罗抓住把柄,将会上演另一次

大战。 你们认为百济还有战胜新罗的力量吗? 这个名分的确很好,可

是,难道名分也可以挽救人的性命吗? 这些道理你们都懂,为什么还要

苦苦坚持呢?冶
二十六年来,威德王从未忘记父王之死,但是他没有去找回父王的

首级,并不是不知道利用这个名分,也不是因为胆小怕事,只是因为百

济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战胜新罗。

“问题正在于此! 如果我们继续保持防御态势,永远都不可能恢复

百济的势力!冶

解岛周提高了嗓门,夫余桂也迫不及待地开口说道:
“不错。 现在该是通过战争恢复百济势力的时候了。冶
“现在时机未到,如果对方的实力达到最强,守成也是胜利。冶

陈吕话音刚落,夫余桂冷笑着说道:

“啊哈,中佐平总是主张防守,所以阿佐太子也跟着你变得软弱了。冶

陈吕轻轻下垂的眉梢凶狠地扬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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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太子软弱了?冶
“太子无所事事,整天呆在后宫的房间里。冶

“太子并没有呆在后宫的房间。 他正在检阅士兵,查验武器,以备

战争之需,所以才没来这里。冶

二十六年来,威德王忙于和解氏家族之间的斗争,连施展抱负的机

会都没有,只能软弱地保卫王位。 然而阿佐太子却不同于他的父亲,他

认为百济复兴的关键在于科学,于是请来泰鹤寺的技术人员精心研制

各种武器。 威德王从阿佐太子的身上看到了百济的未来,所以身为大

王,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赋予太子以力量,借以保住自己的王位。 但是

近来,威德王越来越担心了,不知道自己能否实现心愿。

如果夫余桂的儿子夫余宣找到了圣王的首级,他们的势力自然会

进一步扩大。 本来王室就已经威风扫地,夫余桂势力的扩张势必给太

子带来更大的负担和压力。 他们之所以翘首企盼夫余宣的消息,绝对

不会是为了消解二十六年的遗憾,也不仅仅是因为对圣王的忠诚。 解

氏家族和夫余桂早在多年之前就已经联手了,一旦找到圣王的首级,就

会向王位发起挑战。

夜幕降临在远处的扶苏山上。 黑暗拥抱了天地万物,正向更低的

地方蔓延开来。 如果王位和权力也能埋没在黑暗之中,永无见光之日,

那该有多好啊。 威德王已经厌倦了一切。
夫余桂又参与了陈吕和解岛周之间的争论。
“陛下在管山城战役中身受重伤,所以体弱多病,也就不说了。 可

是,阿佐太子正值热血沸腾的青春年华,为什么也对战争如此恐惧呢?

最后,还是宣看不过眼,自己站出来了,难道不是吗?冶

“你们不是看不过,而是一心想做陛下和太子强烈反对的事情。冶

这些话他已经听了二十多年。 他从这把束缚他一辈子的龙椅上站

了起来。
“陛下! 您怎么能回避呢? 现在大家都在等待圣王的首级。冶

威德王不耐烦地摆了摆手,拒绝了夫余桂的挽留。

“我身体不舒服,如果有消息,就来告诉我。冶

威德王走向笼罩着夫余宫庭院的深沉的黑暗,漫无目的,最后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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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精华亭前面。

3

“燕嘉谋!冶

木罗须被自己的喊声吓了一跳。 他拿着竹册看了一会儿,不知不

觉间已经睡着了。 皎洁的月光穿过窗栏,渗透进房间。

“已经到这个时候了?冶
木罗须睡意全无,但是脑海里仍然混乱不堪。 他想集中注意力,再

去看那本竹册,却怎么也打不起精神。 刚才在梦中见到的燕嘉谋仍然

在眼前忽隐忽现。 那个梦太奇怪了。 任凭自己喊破了喉咙,可是燕嘉

谋却头也不回,只顾低头走路。 他从未见过燕嘉谋那么冷若冰霜的样

子。 木罗须被燕嘉谋身上的寒气惊呆了,眼看着自己的恋人渐渐远去,
却只能遗憾地跺脚,不能跑过去将她抓住。 尽管那只是个梦,可是梦中

那怪异而凄凉的感觉悲惨之极,难以形容。 他使劲摇了摇头,好像要把

那个梦从记忆里抖落。

“是的,梦都和现实相反。冶

木罗须想起白天的事情,嘴角荡漾起淡淡的微笑。 几个时辰以前,

他们两个人刚刚享受了初吻。
申时左右,正午的炎热稍稍退却,舞姬们聚集在泰鹤寺门前的院子

里。 她们要为明天的祭祀大典做最后的练习。 舞姬们围成圆圈跳舞,

所有的人都向后倒退,只有燕嘉谋站在圆圈的中央。 在明天的祭祀大

典中,燕嘉谋将初次尝试表演独舞。 对她来说,这将是无上的光荣。 燕

嘉谋挥舞着宽大的衣袖,轻盈地旋转。 木罗须望着优雅的燕嘉谋,情不

自禁地跑进了舞场。 他劈头盖脸地夺下了燕嘉谋头顶的饰物,然后头

也不回地跑开了。 燕嘉谋大惊失色,连忙追赶木罗须。

“燕嘉谋跑步的声音怎么这么轻?冶

木罗须感觉低沉的脚步声仿佛在轻轻按压着自己的心脏,他生怕

自己的心会爆炸,快步跑到了泰鹤寺外面的染布场。 那里有五颜六色

的彩布迎风飘扬,木罗须躲藏在彩布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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